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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子终于回到家乡了。她当下要做的，就是扑进一
望无际的麦田，帮助父母去割麦子，去割那金黄色的像
波浪一样的麦子。她会在田野里大喊：麦子啊，我那清
风吹过的金黄色的麦子！她现在什么也不怕，什么也不
需要怕，她觉得这时的菊子才真正的叫菊子。

3年前，菊子从河南驻马店跑到北京来。一起来的
还有两个初中同学。他们说好了一起去做护工，村里的
一个姐姐先前已经在北京干了快 5 年。每月能挣 4000
多呢。菊子本来是想上高中的，可她父亲得了椎间盘突
出的毛病，不能再出去打工了。她还有个上初二的弟
弟，全家的希望全放在他身上了。

菊子想，不上学就不上学，到北京城里闯闯也挺
好。临出门，娘给了她2000块钱，说你到北京好好干，挣
多挣少搁一边，别把身子累出毛病。这女人啊，一辈子
受累的日子长着呢，你得慢慢地受。菊子抱着娘的头哭
了，说娘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你们就好好过吧，
我会按月给你们寄钱来的。

可是，菊子没想到，她到医院找村上的姐姐联系工
作时，姐姐说最近找工作的人很多，都排着队呢，再等
等看吧。菊子问，要等多长时间呢？姐姐说，不好说，估
计等你兜里的钱花完了就差不多了。菊子没有告诉姐
姐她带了多少钱出来。本来娘给了她 2000 块钱，临出
门，她又拿出1000块钱悄悄塞给了弟弟，说家里光景不
好，说不定急时用得着。看着姐姐一步步离开家门，弟
弟跑着送到车站，他冲着远去的姐姐喊道：姐姐，过年
一定要回来啊。

医院的地下一层有三间房，一间是护工管理中心，
一间是男宿舍，一间是女宿舍。宿舍有三十几平米，分
两排支着四张床，几件破铺盖有一搭无一搭地在那堆
着。这是供那些闲下来等活的人休息用的，菊子刚来，
还没有资格睡这样的床。她和另外两个姐妹只能拿一
些医用的纸盒子压平铺在楼道里睡，白天还要把那些
纸盒子叠起来放在一个没人注意的角落里。菊子想到，
自己在别人的眼里或许就是一块说有用也无用的纸板
子，她要在这个城市里生存下去，她只能把自己压平，
或者被别人压平。

大约过去20天了，村里的姐姐找到菊子，说你手里
还有多少钱？菊子说还有500元。姐姐说这样吧菊子，你
拿出 200元，给护工管理中心的经理送点礼，东西不在
多少，主要是一份心意。菊子问，买点啥好呢？姐姐说，
经理小姨子的孩子刚出生，你买点奶粉吧。菊子听了姐
姐的话，在去商场买奶粉的同时，还顺便给姐姐买了一
条羊毛围巾。姐姐见菊子实诚挺会办事，就去找经理替
菊子要工作。经理说你来巧了，刚好有一个脑中风的住
院，正缺人手。

毕竟来医院一段时间了，对医院的科室、食堂、卫
生间、小卖部甚至是太平间，菊子都很熟悉。按照协议，
做一天护工工资150元，其中要拿出50元交给公司。等
半年后，如果各方面都熟练了，就可以涨到170元。菊子
算过，如果自己省吃俭用，一个月可以挣到 3000多元，
一年就是3万多，这样即使爹不出去打工，家里的日子
也能过得去。这样想着，菊子的心里顿时阳光灿烂。

脑中风患者叫大力。四十多岁，比菊子的父亲小不
了几岁。这样的病人脑子明白，但不能行动，每天除了
输液就是在床上躺着。按说这是一个不太复杂的病人。
可菊子遇到了大问题。她要给大力接大小便。大便虽然
脏，但忍忍也就过去了。可小便怎么办？她必须把便壶
放到男人的裆下，为了不尿湿床单，她只能用手去按住
男人的生殖器。这让菊子很难为情。虽然小的时候，她
和弟弟玩耍，不小心也碰到过弟弟的小鸡鸡，可那毕竟
是弟弟啊。菊子羞红了脸，她到四楼找村里的姐姐，说
她想换一个病人。姐姐问，病人家属欺负你了？菊子紧
闭着嘴唇不说话。姐姐又问，你不会伺候病人？菊子还
是紧闭着嘴唇。姐姐急了，说你再死鱼不张嘴我就不管
你了。菊子没办法，只好说了实话。姐姐一听，扑哧笑
了，说我以为多大的事呢！干咱们这工作的，谁也回避
不了这个问题。你看那些年轻的小护士，不同样得给病
人光着屁股打针，有的病人尿不出来，他们就用导尿管
从男人的鸡鸡里穿进去。你就把他们当成是你自己的
亲人，你是要面子还是要亲人的死活啊！

姐姐的话让菊子确实开窍了很多。她回到病房，想
都没想就把便壶塞到了大力的裆下。大力尿得很顺利。
菊子抽出便壶，用湿纸巾在大力的鸡鸡上还蘸了蘸。她
看了一眼大力，大力没有说话，但从眼角流下感动的泪

水。菊子也哭了，她为自己的勇敢哭了，她仿佛觉得从
今天起她已经不是从前的菊子了，她已经是长大的菊
子了。

护工的日子是难熬的。医院的一天像一年，一年像
一个世纪，那怎么办？熬着呗。菊子惟一的乐趣就是在打
饭时，可以跟其他护工，包括与她同来的两个姐妹搭讪
几句。有时病人家属来探视的间歇，她们可以到外边透
透气，到路边报摊买张报纸，到医院小卖部买点零食。她
们从不到医院的食堂吃饭，那里的饭菜又贵又没滋味，
菊子学着老乡的样子，找两个罐头瓶子，一个装腌萝卜，
一个装辣椒酱。每天早中晚，她们就在馒头、米饭、腌萝
卜、辣椒酱的混搭中度过，偶尔有病人定的饭菜吃不了，
她们就搭着吃。说来也怪了，干了一个多月的菊子本以
为自己要瘦了，可到秤上一称，还胖了两斤。

菊子领工资了，3000 多。她拿出 2500 元邮寄给家
里。她还打电话告诉爹妈，自己在北京挺好的，睡得好，
吃得好，体重增加了两斤多。国庆节长假，病人大都回
家过节去了，几个护工商量互相照看，其余的人分批去
遛公园逛商场。菊子和同来的两个姐妹，首先想到的是
去天安门、人民大会堂，然后去鸟巢，不过他们没有去
长城，也没去吃烤鸭。去长城时间太长，去吃烤鸭太贵。
去天安门和人民大会堂最好，不用门票，广场上的花也
多，好看，可着劲儿地照。菊子从手机上发照片给弟弟，
说北京就是好，过几年你考大学，哪都不要去，就来北
京，姐供你。弟弟回信，也发来一组照片，他和妈妈正在
玉米地里掰玉米，那玉米吐着红红的须子真诱人啊。这
让菊子有点想家了。

过了元旦，菊子就该 20 了。在北京的半年护工生
活，使她的脸色白净了许多，她也学着城里人的样子，
多少打扮起来。和她同来的一个姐妹，已经和一个男护
工有点意思了。这让菊子多少有点春心萌动。想到自己
才 20，家里还需要多挣钱，这个念头马上就打消了。大
力住了两个多月院，已经能说话了，只是有些结巴，走
路当然还是困难的。医生说，中风病人能好到这个程度
已经很不错了。要想好起来，关键是回家后要加强锻
炼，这需要耐心和耐力，也许一年，也许两年。大力一家
很感谢医院的大夫护士，也很感谢菊子。大力的家人在
结护工费时，特意多加了500元。经理对菊子说，你这小
姑娘表现不错，本来按公司规定，这多余的奖励给你百
分之七十，公司留三十，现在我决定，500块钱全都奖给
你。菊子说谢谢经理，等有时间我请您吃饭。

经理不是河南驻马店人，但也不是北京人，据说是
院长的一个亲属。时间长了，护工们跟经理经常开玩
笑，有些女护工甚至开比较荤的玩笑。在护工管理中
心，人们听到最多的话就是“一天多少钱？”这要是病人
家属问，没人敢胡说八道。要是病人家属不在，就是护
工们在一起闲聊，他们就会学着病人家属问，这一天多
少钱啊？这话如果男人之间或女人之间说说没关系，可
是如果男女之间说就成了问题了。即使菊子这种单纯
的女孩子也是明白的。

在医院的 100 多名护工中，夫妻护工能有二十几
对。他们跟单身的护工不一样，他们除了在工作上互相
照顾外，也需要适时的夫妻团聚。经理考虑到这个问
题，曾经提出每周六周日晚上把男女宿舍腾出来供夫
妻团圆用。可经过一两次，其他的护工不干了。说床和
床铺经过男女折腾后，再睡怎么想都不对劲。无奈，经
理只好取消了自己善意的决定。至于这些护工是到小
旅馆开房还是到公园的坐椅上去解决，那只好随他们
的便了。

菊子本想做一个安分的人，可她的这点想法还是
被经理打破了。那天，菊子抽空到地下一层和几个护工
商量去商场的事，正好碰上经理的小舅子来找他姐夫
借钱。经理说，你整天在外边闲逛，也不正儿八经弄个
营生，没事就到我这来借钱，说是借其实跟抢差不多。
要不你也到医院来当护工算了。小舅子一听姐夫在挤
兑他，脸上有点挂不住，就把姐夫给骂了。姐夫大小是
个经理，当着十几个护工的面不肯示弱，结果就跟小舅
子打了起来。谁料，小舅子手狠，抄起板凳就给姐夫开
了瓢。这事多亏发生在医院，要是在别处，经理不知要
多流多少血。

打架的时候，菊子被吓坏了，她不知该怎么办，呆
呆地看着经理倒下去。等经理的脑袋血流出来了，菊子
一下被惊醒了，她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不顾一切地冲
过去，拦腰抱住了小舅子，她大声叫喊着，来人啊，出人

命了！这时，所有的护工都如梦惊醒了，大家一起动手
把小舅子捆了起来。然后，他们又架着经理向急救室跑
去。

经理的头部被缝了8针，本来保卫科要把经理的小
舅子送到派出所的。可是，小舅子的一句你们院长是我
表姐夫又让人们退却了。保卫科长给院长打电话，把详
细的情况讲给院长听，院长听后说纯属瞎咧咧，我哪有
这样的亲戚，你们不要考虑我的面子，该送到哪里就送
到哪里。院长虽然很生气，可保卫科长还是多了一个心
眼，他跑到急救室问已经缠好绷带的经理，你小舅子跟
院长到底有没有关系。经理说，有，肯定有，只不过绕的
弯比较大，考虑到我老婆的泼劲儿，你们还是放了他
吧。保卫科长说，放了他？那你的医药费、误工费谁出？
经理连声说，我自己出，我自己出。

人们都说经理活得窝囊。其实经理不是非要窝囊，
他这个小舅子蹲过监狱，心狠手辣，前几年经理因和女
护工搞不正当关系被媳妇知道了，结果让弟弟来把他
揍了一通。既然在人家手里有短，腰自然就直不起来。
今天经理对小舅子突然来了脾气，主要是莫名看到了
菊子，他内心才油然说出压抑很久的话。这些事情，菊
子自然无法知道，但有的护工隐隐约约听到一些，碍于
人家是经理，也不好多议论。

经理住进了病房。毕竟是本院的，医护人员都熟悉，
护工们更是争先恐后地要负责陪护经理。经理说，我现
在只是有些头晕，过几天就会好的。他看了看菊子，说就
你留下吧，过三天就没事了。菊子这是第一次近距离跟
领导在一起，她说话做事处处留着小心。经理留住菊子，
其实并不是要菊子帮他做多少事，他就是想找个人陪他
聊聊天。这么多年了，他虽然承包了医院护工管理中心，
钱也挣得不少，可他仍感觉不到一丝幸福。

一天后，经理头部疼痛好些了，菊子给他喂完粥，
他对菊子说：“你来医院也快一年了，难得能休息几天。
我专门让你照顾我，就是想让你休息休息，你放心，我
给你的护工费一天200。”

菊子一听200，赶忙说：“经理，我咋能要你的钱嘛。
你平常对我好，我都不知道咋报答呢！”

经理说：“你这个妮子就是会说话。说，想吃点啥，
我让食堂多送几个菜。”

“吃啥都行。我柜子里有腌萝卜，还有辣酱、榨菜。”
“不吃那个没营养的，哥请你吃带肉的。”经理说

着，用笔在病号饭卡上画上：红烧鸡块、糖醋排骨，还特
别写上“2”，也就是双份的意思。

菊子本来想说，我吃腌萝卜、辣酱已经习惯了，可
经理的一声哥让她心里暖暖的。如果拒绝经理的好意，
就会让经理没面子，经理没面子，脸色就不好看，在接
下来的日子，他们将无法面对。

肉菜准时送来了，经理和菊子互相推让着吃。经理
也是苦出身，他对菊子说，他是60年代出生，家里很穷，
只有在春节时家里才能吃上一顿肉菜。在很小的时候，
他就发誓，长大一定要挣很多的钱，一旦有钱了，第一
件事就是买一缸的肉，让全家人天天有肉吃。

听到这里，菊子哭了。经理说，你为什么哭呢？菊子
说，我也想挣很多的钱，让我爸妈天天有肉吃。经理说，
现在日子都好过了，谁家也不在乎天天吃肉了。菊子
说，我在乎，我上中学时，有个同学他爸爸是乡长，他们
家天天有肉吃。经理听菊子这么一说，不由得叹了一口
气，说你还是个气娃呢。

这个夜晚，菊子没有梦到她给家里买了多少肉。她
梦到了5月底，村后的麦地一片金黄，她和父亲、母亲推
着一辆装满麦秸的牛车，怎么走也走不出麦田。最后，
她只好坐在麦田里无助地哭起来。等她醒来的时候，她
发现她的头正枕在经理的胳膊上呢。她下意识地看了
一下自己的上衣，发现整齐如初，她不知道经理什么时
候把她弄到他的床上的。经理说，刚才他上厕所时，发
现她正在做梦哭着呢，他就把她抱到床上。不过，他没
有一点邪念，他只是出于一种怜爱。菊子相信经理说这
话是真的，可她要对自己负责，她要对自己的清白负
责，假如这事被长舌妇看到了，她在这个医院将永远没
有栖身的地方。也就在这一瞬间，菊子突然觉得，她要
尽快离开医院，如果她跟经理再这么处下去，一定会出
什么乱子。她毕竟是个情窦已经绽开的姑娘了。

天亮了。菊子给经理打好了饭，她借故到外边打了
一个电话，然后她神色慌张地走回病房，她对经理说：

“对……不起……经理，我得……得马上回家，我爸的
病犯了！”

经理说：“别急，告诉我什么病，或许咱们院能治！”
菊子说，不麻烦您了，我必须今天走，就现在走，晚

上就能到家。说完，菊子几下就把铺盖卷好，义无反顾地
冲出病房，好像她家里真的发生了什么大事。看着菊子
远去的背影，经理很想喊一声：你的账还没结呢。可他终
于没有喊出声，他知道，即使喊了，菊子也不会听到。

李庸终是没考上大学。也许，自己本不是读书的
料。

一想起自己这名字，他就来气！都是那个死老头，
“李庸”，“离庸”的，不就是个谐音嘛！起这么难听的名
字！好死不死地衰神附体了18年！大概他下半辈子都
与“平庸”相伴了。

家中，是一片死寂。爷爷李居安正愣愣地望着一
个破破烂烂的箱子出神。李庸踏进家门时，望见窗上
贴的描金红窗花、红对联，感觉自己的到来，竟如此不
合时宜，仿佛冰天雪地里开了一朵无果的花。

一家人就这么静静地站着，空气温度低得可怕。
良久，李居安把那破烂箱子往他手上一扔，轻松地

说：“跟我走！”
箱子很沉，如他的心情，压得他喘不过气。但他仍

缓缓走着，直到他来到一个布满灰尘的戏台前。他往
打开的箱子里一看，安置着李居安的三十六彩戏衣。

李庸忍不住跌坐：“你要我做戏子？！戏子！”他歇
斯底里。

“给你机会闯，你输了，现在得听我的！”李居安冷
冷地说道，“你以为戏子好当吗？想当年老子唱得全省
第一，获外号‘下山猛虎’，你有过吗？你爸声线差，你
条件比他好。我都是半个身子埋进土里的人了，该传
下去了！”说罢眉宇飞扬，神采奕奕，宛如又找回当年
神勇。

听罢，李庸苦笑，他何尝不想以自己的声线给自

己扬名立万？可经过这么多失败，他早已提不起心
气儿……

仿佛看出了什么，李居安扳起李庸的头：“小子，黄
粱一梦你还没醒？你爷爷不同意，这本戏，必须由你传
下去！”

李庸像被一声雷劈，把蒙蔽多年的心一下子劈清
楚了。他觉得自己突然有了信心和勇气，不由自主地，
他双膝跪地，颤动的唇间，吐出“师傅……”

“啪——”一记响亮的耳光，毫不留情，“这是因你
刚刚对戏子的看低！”李居安道，“从此我便是你的师
傅。这记耳光，我的见面礼。”

“嘭！”皮肉碰撞地面的声音，李庸缓缓抬头，“这记
响头，我的谢礼。”

“江南又见柳飞絮，春风不解故人情。叹弦音又
起，两岸架桥，游船画壁，隐去烟雨里……年年岁岁是
何极。”一老一小的歌声，从此回荡在深街小巷。几年
里，李庸咽下了从艺时“戏子无义”的闲言碎语，吞下了
同龄人的诘责和征讨……

他有太多放弃的理由，但他一直扛着。他想看看，
扛到底，是什么在等自己……

劈叉、高抬腿、走碎步，一板一眼，总是深情，渐渐
地，他懂得了纤腰束素，迁延顾步，戏如人生。有时，他
也分不清，自己是在演戏，还是在演自己。

10年后，李居安走了，留给李庸的仅有那件戏衣。
国际巡回演出中，一个老人素手执缨枪，浅笑间

戏唱，那样的绝代风华下，竟无人在意老人身着的那
件古旧的三十六彩戏衣。那件戏衣，散着回忆的味
道，映衬着戏子略显枯瘦的手指，让人从这戏子眉宇
之间似乎看到了霸王指点江山、别姬自刎的全部沧
桑……

一曲终了，后台的戏子卸下妆容，露出一张寡淡的
脸。一戏迷来到后台：“请问李庸先生在收官之作中为
何身着旧戏服？”

停在粉奁上的手微微颤动，李庸良久才淡淡回道：
“那是我们家族的标志吧。人在，戏衣在。”

戏迷离开，李庸从怀中掏出李居安的照片，发黄的
黑白照上，李居安身着三十六彩戏衣，清瘦的脸，慈祥
的眉，眼睛里依然是清澈的光……

雨打城墙，袅袅炊烟溽，台下春草年年绿，台上霸
王又别姬。

李庸不禁轻轻吟唱起来，最后，他字正腔圆来了一
段京白：“爷爷，我可以不再是李庸了，我是小李居
安……”

石原风一般刮来，却能稳稳止步于蔡春亚和她
妈面前。蔡春亚就笑了，你倒是和这里的风相配。

蔡春亚评价人评价物，总爱说相配与不相配。比
如她说，早春刚冒芽的柳枝和青天相配，腊梅开在青
瓦的墙边耐看，春梅开在空地上的感觉好。她说新鲜
的薄荷叶子就上等牛里脊大快朵颐是极相配。她第
一次和石原亲热就给了石原鲜薄荷叶就上等牛肉的
比喻，使石原大为吃惊。

但在蔡春亚她妈眼里，石原和蔡春亚却是不相
配。她为蔡春亚设计的生活是大学毕业后去英国，如
果回来，最好在她将要退休的这所著名大学谋得职
位，但她的规划胎死腹中，就因为这个像黑风一般的
石原。虽然她只见过照片上的石原，但她固执地称石
原为黑风。

蔡春亚“噫”一声，对她妈连连称赞：你俩倒有
缘，我看您对他的把握就准确得很，您都没见过他，
就说他像风，极像！蔡春亚央求她妈，给对方一次机
会，这样公平。

蔡春亚带她妈去石原那里相亲，顺带考察。她说只要妈不带偏见，只
要妈对石原的看法中正，妈的选择她听从。蔡春亚搂着她妈的肩膀，世上
的妈没有不为女儿好的，何况妈有选择爸的经验呢。

看，这不已经来了。
蔡春亚和她妈到了月亮山。
石原去月亮山快一年了，石原对蔡春亚说，他们把这一年当成检验自

己和对方的时间段：第一，没有对方参与的生活是否是好的生活？第二，对
方不在的空缺是否能找到别的人事来补缺？

上帝保佑，一年没到，他们见面了。
石原是蔡春亚的师兄，石原学现代农业管理，蔡春亚的专业是旅游英

语。石原大学毕业却回了故乡，决心要在故乡的土地上做生态农业。理想
写在纸上三言两语，落在现实里却千回百转，但石原主意坚定，爱情都不
能动摇。石原说这选择也许命中注定，潜伏在他身体里25年。

石原说，对一个初创业的人，这是成本最低的，而意义却大得多。他对
蔡春亚说，撇开理想不谈，把这个当营生，也能养活他们两个。而农业，是
否真就是无限庞大社会体系最初的那个“一”？一生二生三生万物。

近一年的网络交流，蔡春亚看见一个农庄的初步模型在石原的描述
中生长出来，虚拟与现实像春天里的两根藤蔓，伸展蔓延，时时交集。石原
农庄的万亩原生态草场没有铁丝网，但那里的草木在春天绿，在秋天黄。
分散在方圆50里地界的百家家庭农场加盟石原农庄的旗下，他们庄园里
出产的土豆、杂粮、羊羔、土鸡，按类别，在约定的日子，无误地配送到银城
300家客户那里。石原说，两边的数字都在变化，但不会快，他想要的是慢
慢生长。石原像祖辈父辈，但又不像他们。他们一辈子守着瘠薄的土地，在
土地上艰难生存，现在，这片土地依然瘠薄，但从这片土地走出去的石原
愿意回来。

石原用白蒿茶招待蔡春亚和她妈，青绿的白蒿茶盛在白瓷盏里，看着
都香。蔡春亚妈妈赞茶，夸石原茶器用得好，白瓷盏比玻璃盏更配白蒿的
厚，石原听见一个“配”字忍不住想笑，但他听见蔡妈妈的话暗暗开心，也
赞蔡春亚的妈妈感觉好，第一次喝白蒿茶，接受得快。石原给蔡春亚的妈
说他小时候，在每年春菜和秋果成熟的时候随妈妈去城里，给亲戚们送
鲜，每回进城，筐子里装满自家地里的出产，白菜萝卜蒜苗、鸡仔鸡蛋、风
干的猪腿，最骄傲快乐的，就是听到亲戚夸赞他们带去的东西多么好吃。

一个粉红脸蛋的姑娘提进来一个篮子。
阿姨，现在您来体验农场自产的好吃的——
石原揭开蒙在篮子上面的白布，露出几枚烤土豆，一钵羊羔肉，一碟

扁豆芽，一碟野葱枸杞芽。一个更小的食盒中放着几枚鸡蛋。接着一个姑
娘进来，放下一个托盘，一个小火炉，把一个小锅坐上炉子，打开火炉开
关，锅中热汤即开，锅边有一盘细细的嫩绿春菜。

石原扮鬼脸，做出魔术师的神秘样子，对蔡春亚妈妈说，阿姨，吃鸡蛋
前我先给您做个游戏取乐一下，也顺带向您证明农庄出产的鸡蛋新鲜。先
考察鸡蛋，我的游戏是竖蛋。

石原轻轻拿起一只鸡蛋，捂在掌心，捧至面前桌上竖起，慢慢松手，鸡
蛋在桌子上竖了起来。石原更加小心地重复那个动作，又一枚鸡蛋竖了起
来。第三枚鸡蛋竖起来的时候蔡春亚的妈妈出了神，说实话，从见到这个
被她一直唤作黑风的石原的第一眼，她就被眼前这个阳光男孩打动了，现
在她看石原表演竖蛋游戏，眼中都是激赏和赞叹，她喜欢这个懂得自主选
择的孩子，她依然记得自己最初的婚姻也是母亲反对的，但是，有几个女
儿会因为母亲的反对而放弃呢。各人有各人的命，虽然不想女儿过苦日
子，但她不得不承认，女儿的判断和选择是有道理的，有根基的。

蔡春亚的妈忍不住自己动手了，她说春分竖蛋的游戏由来已久，她以
前听说过，没实践过，不料想今天眼见了。她把三个蛋在碗里打散，淋进滚
汤中，再把细嫩的春菜撒进去，招呼两个孩子喝汤。

饭毕，她说她累了，想要打个盹儿，督促石原带蔡春亚先去别处看看。
石原自然乐意带蔡春亚出去，说要看他的风能发电设备，去看他 24

小时可以供应热水的太阳能热水器，石原说，只要愿意，他也能在这里建
起大棚，但那可能只是为了给蔡春亚在冬天养花育木用。

两只鸟蹁跹，掠过草尖飞过眼前，石原说，是燕子，今天春分，果然就
看见燕子了。节气真是准确啊。

遍山蒿草，风来草偃，苍苍茫茫，偶尔白羊的脊背在草中犁过，却寻不
见牧羊人，这就是古诗中的“风吹草低见牛羊”吧。

蔡春亚发呆的一瞬，石原搂住了蔡春亚，石原的呼吸吹动蔡春亚的耳
朵，石原在蔡春亚耳边喃喃，你再不来，我就撑不住要放弃这里投奔你去
了，我认输，没有你分享的事业是不圆满的，心里你拔去的空缺无人无事
可以填补。

蔡春亚一边落泪，一边嘴硬，都是假话，我不来，咋不见你去。石原艰
难地说，我是掰着指头算日子，再过11天就到我们约的一年期限，我做梦
都怕自己失算。真的感谢你来，感谢你陪我吃苦。

此刻，蔡春亚的妈妈在石原的那张木板床上躺下，将要睡去的那一
刻，蔡春亚妈妈想的是，我要不要用100万元给你们投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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